
15B2013年12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张莉 校对／三朝 组版／李娜

独家连载

终于见到《清明上河图》真品47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我们顺着水管跑了十来分钟，拐
过一个弯，前方忽然射来几道耀眼的
光，后头的追兵也跟过来了，子弹在我
们的身边飞过。药不然忽然叫了一
声，跌倒在地。我连忙去扶他，发现满
手都是血。

我大惊失色，问他伤到哪里了，
药不然龇牙咧嘴地说：“打中屁股了，
妈的。”

药不然看了我一眼：“本来还说到
了香港，咱们可以好好聊聊的……”

“你要活下去。”我正色道。
药不然靠在柱子旁，免强露出一个

笑容：“你这算是命令？”
“活下去，去自首，然后我会和你好

好聊聊。”
“知道了，你赶紧走吧！”药不然催

促道。我看了他一眼转身朝前跑去，身
后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九龙寨城附近没有交通工具，治安
也很乱。我一口气跑出去两三公里后，
才看到一辆私家小车开过来。我拦住
车，上车后扔过去一些钞票，大声对司
机说：“带我去湾仔香港会展中心！”

终于，我赶到了京港文化交流文物
展的举办地点——香港会展中心。我
向警察说明情况，警察一听我是许愿，
连忙对着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一会儿，
方震匆匆赶了过来。

刘局在会展中心西侧的一处VIP
厅里。我一进门就看到他手持对讲机，
紧盯着旁边临时接过来的几个监控屏
幕。刘局看到我出现在门口，高兴地放
下对讲机迎了上来。

我简单地把前三天的遭遇说了一
遍，包括药不然的事也都没隐瞒。刘局
大手一挥：“其他的事情回头再说，当务
之急是如何准备两幅《清明上河图》的
对质。小许，底牌你还带在身上对吗？”

我一拍胸脯：“没丢。”
刘局拿起一张打印好的表格，递给

我：“一会儿在会展中心的会议主厅，两

张《清明上河图》将同时推上台去，由第
三方遴选的10位专家在现场对两幅画
进行鉴定，算上你的话，一共是11人。
你们11个人轮流发表意见，指出哪幅
是真的，哪幅是假的，并阐述理由。最
后统计票数，得票高者为真品。”

“文物鉴定，怎么搞得跟民主选举
似的？”

“香港人的主意，他们就喜欢热
闹。哦，对了，针对你，他们还有个特别
流程，一会儿导播会跟你说。”刘局意味
深长地笑了笑，忽然鼻子一耸。

我知道刘局闻到了我身上的异味，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刘局说：“你这样可没法上台，这里
有一间客房，你好好洗个澡，换身衣服，
然后好好想想，怎么对付百瑞莲。”

“好的。”我答道。
刘局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相信你

不会让五脉失望、不会让祖国蒙羞的。”
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到在主厅的

正中央，是一个装着四个轮子的超长
展台。展台上是一个长方形的防弹透
明玻璃罩，罩子里放着一幅完全展开
的长卷。

这是故宫珍藏的《清明上河图》，
为它折腾了这么久，今天可算是见到
实物了。

刘局又拿出一份印刷极为精美的
大画册：“这上面是百瑞莲那幅《清明上
河图》的高清图。专家们在这之前都拿

到了两个版本的高清复制品，你现在要
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对比一下这两幅
画，想想如何打出你手中的这张底牌。”

“那10位专家都靠谱吗？”我接过
画册，担心地问。

刘局高深莫测地笑着说：“一半
一半。”

我到VIP厅旁的一个房间痛痛快
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换好衣服，回到
VIP厅。

我拿着残片在两幅画卷上移动，拿
起放大镜仔细地辨别起来。

残片来自《清明上河图》的真品，我
只要找出它和故宫那幅藏品之间的契
合点，或者找到它和百瑞莲那幅赝品之
间的不同点，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小心翼翼地把残片放到故宫收藏
的《清明上河图》的高清复制品上，一点
点挪动，残片落下的位置，和画卷上的墨
痕能勉强对上，中间虽有缺失，但大体不
差。将它们拼接在一起，依稀可还原半
个完整的字。如果补完缺失部分，这片
墨迹整体看上去好似一个“下”字。

这个证据明白无误地证明，故宫收
藏的《清明上河图》是真本。

时间到了，我一登台，10位专家的
眼睛齐刷刷看过来。绿灯闪了几下，然
后切换成了红灯。这是导播和我事先
约好的信号，红灯一亮说明直播开始。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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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艳发火

红艳有点儿尴尬，扭着身子说：“妈，
要不你出来一下，有点事儿给你说。”

二琥此时打出一张东风，下家立马
说“和了”，气得二琥直骂娘。

红艳还在旁边站着。
二琥洗完牌才想起来红艳，问：“什

么事，说。”
红艳不吭声。二琥着急了，说：“什

么事儿就在这儿说。”
红艳清了一下嗓子说：“那个……”

二琥急不可耐：“快说呀，我在这打
麻将呢，没工夫跟你多说啊。”

红艳终于鼓起勇气说：“爸说家里的
电用完了，让我在您这拿点儿钱去买电。”

二琥二话不说，便从麻将桌边的小
盒子里抓出一小把钱，塞给红艳。红艳
转身走了。

一位事儿多的麻友说起了风凉话:
“二琥姐，您这个儿媳妇真够可以的。”

二琥不解：“怎么着？”
这个麻友翻着白眼说：“还怎么

着！要不我们都说二琥姐厚道呢，媳妇
找婆婆要钱都要到麻将桌上来了，不就
是一点儿电费吗，自己就不能先垫着。”

二琥说：“现在对媳妇不能要求太
多，只要儿子没意见就成，我是没任何
意见。”

这个麻友见挑拨不成，便说：“现在
像您这样的婆婆也不多见。”

二琥没有反驳。像她这样的婆婆
的确不多见，不单单是像她这样的婆婆
不多见，像她这样的女人也不多见。大
水胡同的吴二琥当年谁不知道？风风
火火，早年她性子急起来，甚至要拿刀
砍人。

二琥不是个持家的人。很多人都
说，老倪娶了二琥，两个人掉了个个儿，
二琥成男人了，老倪成女人了，做饭甚
至洗衣服都是倪伟民的事，出去应酬、
吃喝玩是二琥的事。

红艳刚嫁到倪家的时候，真有点儿
受不了婆婆的邋遢劲儿，家里的衣服堆
得到处都是，大部分是破旧的，二琥不
收拾也不丢，只是用一个床单包起来。
二琥喜欢凑合，但在玩这件事上，二琥
从来不凑合。

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二琥喜欢打麻
将，倪伟民曾经跟她闹过离婚。倪俊小
时候高烧40℃，在家哭得哇哇叫，二琥
依然有心思去打麻将。年轻的时候二
琥麻将打得还不小，赢的时候，能赢一
个月的工资，输的时候，一次能将两个
月工资输掉，总体算起来还是亏，但二
琥不在乎。

人生短暂须尽欢。玩就是了，反正
没大问题。更何况二琥退休之后，只是
玩玩小麻将。用她的话说“大赌伤身，
小赌怡情”。

每次老倪说她一个女人家，一天到
晚不沾家，像个什么样子。二琥立刻就
说：“我月月退休工资贴到家里，时不时
还拿点外快回来，你还想怎么样？你倪
伟民混了一辈子，也不见得比我好，我
好歹有退休工资。”只这一句话，倪伟民
就哑巴了。

红艳嫁到倪家之后，嫌公公小气，
跟婆婆却异常亲切。她们都是爽快人，
能尿到一个壶里。而倪俊，明显像他
爸，没本事，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打你的牌，别他妈整天东家长西

家短的，我和你三圈，你就闭嘴了。”二
琥急了，就这样斥责那位麻友。

那位麻友立刻不吱声了。
红艳拿着钱，去买电了。
回到家，见倪俊在玩“魔兽世界”，换

洗衣服扔了一地。红艳心里那股无名火
腾地就上来了。一个大男人，不去工作
不说，家务活也不干，这样的男人要他干
吗！红艳走过去，利落地关了电脑。

倪俊急了：“你干吗？关键时刻，让
我玩一会儿。”

红艳双手叉腰，口气很硬：“洗衣
服去。”

倪俊说：“你让开。”
红艳瞪大双眼，厉声道：“给我洗衣

服去。”
倪俊双手一摊，身体一转，气鼓鼓

地背对着红艳。
红艳气愤地说：“一天到晚就知道

在家玩游戏，有这时间，啥工作都找到
了，你才多大，就准备着养老了？养老
可惜你也没有退休金，还不是吃爹妈
吃老婆的，你走出去瞧瞧，七街八院，
哪个男人像你这样，年轻轻的就这样
耗着，再过几年，你去找工作，谁还要
你，到时候我看你吃啥去，吃屎都赶不
上热的。”

倪俊小声说：“你说话怎么这么粗
俗……”

（摘自《熟年》伊北 著）


